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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蚍蜉”之力
(上接B01版)

4 天后的 9 点 30 分，韩志鹏
直接追到物价局办公楼。这一
次，他带着一纸“重开听证会”的
建议，还带着20多家媒体记者。

跑上跑下50分钟，韩志鹏没
见到一个局领导。

最后，一位科长露面，称“今
天全部领导都出去开会了”，然
后在走廊里接下了韩志鹏的建
议书。

韩志鹏：“按规定是多少天
能够回复？”

工作人员：“多少天不是我
说了算。”

韩志鹏：“你刚才不是说有
规定吗？”

工作人员：“按照信访规定，
信访是15天答复。”

……
一番追问后，韩志鹏丢下

话：“那我就等 15 天。到时候不
答复，我就再把折叠凳搬出来到
你们这里坐着。”
“我要把小板凳送给他们。

送小板凳的意思是：我在候着。”
56岁的韩志鹏，普通得像是

广州街头常见的大叔，有些谢顶，
但又苛刻、较真，会让对方不舒服。

他也承认，自己较真得爱钻
牛角尖。就像这次，像一个孩子
渴望糖果那样，他固执地想完成
“重开听证会”这个不太可能完
成的愿望。

板凳还没来得及送出去，一
直纠结于不能把建议书交到物
价局领导手里的韩志鹏没想到，
自己一个人的努力，竟然在三天
后真的得到了“糖果”。
7 月 25日，广州市物价局局

长罗家祥出面约见韩志鹏，回应
他的建议和相关问题。原本，罗
家祥这一天是有其他会议的。
这一消息，韩志鹏最早是通过

7月 24日晚上 8点多的微博透露
出来。

局长出面接待并没有缓解
现场沟通的针锋相对。对于韩志
鹏的质疑，罗家祥一一解释。

尽管称对会谈“不满意”，韩
志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
罗家祥表示，按照信访条例，会
在15个工作日内，对这些建议给
予正式的书面答复。
“我对‘板凳委员’的称呼很

自豪，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人
在奋斗。”

微小行为，也

可影响公共事务
的确，韩志鹏并不孤单。
在他身后，最近出现了一个

以一己之力影响政府公共决策
的故事，这发生在刚毕业的大学
生区佳阳身上。

并且，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
局。
“今天，刚刚收到广州市建

委给我的对可行性报告书面回
复的快递。”7月 28日，区佳阳对
本报记者说。
5 月份，她在微博上发起“征

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从
而得名“拇指妹”。现在看，征集
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因为这原本
就是要“鼓励”建委公开1 . 5亿元
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这份回复称，报告正进行专
家评审，审批后，建委将按照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要求公开。

7月29日凌晨1点56分，区佳
阳把这份“关于对区佳阳公开政
府信息告知书”以图片形式上传
微博，建委的红头文件很醒目。

23岁的区佳阳原本在一家
NGO工作，刚刚由实习转为正式
工不久。

她的努力始自今年 5月初。
4月，广州市建委宣布拟投

入1 . 5亿元升级改造光亮工程，
工程电费每小时约5万元，由政
府买单。
“是不是可以申请公开光亮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呢？”区佳
阳在网上发起号召，并屡屡到建
委和发改委窗口递交申请。

等待中，“拇指妹”还曾向发
改委赠送过皮球。“拇指妹”说，
赠送皮球不是“讽刺”，而是“鼓
励”。而工作人员也很有风度地
接过皮球，表示“非常感谢你”！

转机发生在7月7日。
广州市建委主任侯永铨约见

区佳阳，解释1 .5亿元光亮工程原
来的设想是，边设计方案招标边报
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市民提出意见
后，建委已经暂停设计招标。

官民对话，这是送给区佳阳
的“最好的礼物”。
“一开始，我并不认为靠我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得了那
么大的工程。”行动带来的效果
让区佳阳很意外，“我的经历能
让更多人意识到，即使个体很微
小的行为，也会对公共事务产生
影响，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而反对广州花巨资统一改造

地铁站的“举牌哥”陈逸华也从未
想到，个人行为最终会变化为巨大
的民意诉求，从而改变重大决策。
“举牌哥”之前，“口罩男”同

样以出格的形式质疑“花基和路
缘石为何要换成花岗岩”，并得
以和广州市建委主任对话，意见
被政府采纳后，20条道路紧急停
用花岗岩改造，节省了上千万的
费用。

广州，似乎从来都不缺少像
“举牌哥”、“拇指妹”、“口罩男”
这样的年轻人。

据公开报道，最近三年，“闪
唱组”、“旧城保护小组”、“乙肝
男”、“鲨鱼妹”，这些刚刚或还未

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先后在社会
公共利益事件面前，大声呐喊表
达诉求。
“这些人身上，有着强烈的

公民意识，又采取了独特的公民
行动方式，问政议政，表达意见
诉求，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
活，捍卫公共利益。”7 月 27 日，
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朱磊告诉本报记者，对区佳阳
这些年轻人，他们也一直很关
注。

用温和“逼”

出来的官民互动
圆满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过

程也是一帆风顺。
在公开1 . 5亿元光亮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拇指
妹”遭遇了一场两个当事部门都
不承认的“球赛”。

第一次去广州市建委窗口
申请公开是在5月17日，对方建
议她向报告审批部门——— 广州
市发改委咨询。

半月后，发改委工作人员现
场答复称，公开报告并非发改委
的工作，随后书面回复表示光亮
工程未到审核报告阶段，建议向
工程主管单位建委咨询。
“球赛”进行到第49天，区佳

阳再一次出现在建委，送去一只
鸭梨，希望建委能够帮其分担
“压力”。

“工作人员婉拒说：作为公
务员，不能收群众的一分一毫、
一针一线。我只好把‘鸭梨’自己
消化掉。”7月 27日，区佳阳笑着
告诉本报记者。

倒是“乙肝男”雷闯赶到了
现场，吃了几口“鸭梨”，表示愿
意替区佳阳分担压力。

韩志鹏也有这样的感受。对
于和物价局局长的这次面谈，他
认为，罗家祥是“被民意、被舆
论、被压力逼出来的”。

但他还是表扬：“仍然看得
出政府还是很阳光的。”

区佳阳也很庆幸，她是在广
州做这些事情。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他城

市，我想可能会被和谐掉了吧。
更不会有一个建委主任出来向
我这么一个老百姓解释。”区佳
阳很享受这样的良性互动，“被
提意见的部门，不会呵斥你，也
不会打击你。”

韩志鹏也承认，广东有较多
的诉求渠道。适当把一些不良情
绪释放，便于问题的沟通和疏
导。

而朱磊认为，广东受岭南文
化和西方、港台气氛的影响，个
人公共意识相对要强一些。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人民

群众的社会诉求越来越多，像广
州出现的‘口罩男’、‘光头哥’、
‘举牌哥’，反映的都是一种社会
诉求。”7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做客南
方网与网民交流，表示对这些公
民个体并不陌生。
但让“拇指妹”、“举牌哥”、“板

凳委员”、“乙肝男”们更津津乐道
的，是与政府部门博弈的技巧。
“跟政府部门博弈，也是一

门学问。一个人抗衡不了，如果
你懂得运用策略，不直接对抗，
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
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乙肝男”
雷闯这样总结。

记者发现，“温和”这个词
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拇指
妹”、“举牌哥”的叙述中。
“不能走得太快，如果你提

出的建议它没法做到，政府肯定
很难去回应。如果跟它步伐差不
多或稍前一点，它行动起来就顺
当多了。”成立不到三年的公益
团体“拜客·广州”，总结出颇有
成效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窍门”，
无论如何，要把问题纳入双方良
好的互动中去。

于是，这个老给政府“挑刺”
的团体，不仅成功地送给了时任
广州市长张广宁一辆单车，期望
他能体验骑车的感受，还在省委
书记汪洋骑行大学城绿道时，邀
请他加入市民车队。
“我们觉得这种方式是最自

然，也最平等、最平和的一种方
式。”广州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
钟学军曾对“举牌哥”陈逸华做
出这样的评价。

“非常规”表

达方式的困境
在朱磊看来，“板凳委员”、“拇

指妹”、“举牌哥”在各自事件的发
展中，用的其实是一个“剧本”。
“他们以自身为媒体进行传

播，一旦采取个性的表达方式，
就容易争取到新媒体和传统媒
体的舆论支持，酝酿上升为公共
事件，进而形成大众的民意诉
求。”朱磊对本报记者说，这其实
是一种外力的“倒逼”。

相比广州接连出现的“哥”
与“妹”，远在北京的北京忆通律
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就显得有
些“孤单”了。

真想不出公开“三公”消费
关李劲松什么事，但他却在5月
份接连向各个中央国家部委申
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
有关部门回复：这些数据跟你没
有直接关系，你没资格申请。

李劲松下了决心：若有部委
在7月30日之前仍不予公开，他
就将他们告上法庭。
“我并不认为靠我的申请就

能成功，但是，有公开的规定和
要求，这只是时间问题。”

李劲松把广州几个人的诉
求称为“非常规”的方式。他认
为，还可以有更聪明、更简单的
表达办法。
“如果他对你的书面申请不回

复，那你可以去找他们上级或去法
院起诉。”李劲松觉得，“非常规”方
式的效果有着不可预测性，走的不
是法治的路子。官方和个体都有这
种基因的话，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恶
性循环，离法制远了。
“采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

如果政府怎么都不理你怎么办？
难道你还能去拼命吗？”

对于香港66岁老太朱绮华
申请司法复核环评报告，逼停造
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的
事，区佳阳也曾听说过。她告诉
本报记者，她自己也不知道该用
何种方式来表达情绪和想法。
“用非常规的表达方式，有一点
无奈。似乎在国内，只有这种方
法能引起大众的关注。也许，通
过法制的方式，会石沉大海吧？
如果香港老太来到内地，情况也
许会艰难一些吧。”区佳阳说。

同样，陈逸华一开始也并不
是要通过“举牌”反对地铁一号
线返修工程。

他曾表示，他到服务总台反
映，但是一直没有下文，也没有
回复。“有些东西要引起大家关
注……(举牌)比较快速一点。”
“法制健全、诉求渠道畅通

的话，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自然就
不存在了。”朱磊说。

只有韩志鹏还在等待。他对
这件事的信心，和之前的建议一
样坚决。

此前他曾建议白云山禁车。
第一年，公文被驳回；第二年，白
云山管理局负责人约见；第三
年，直接在提案中明确，请广州
市政府办公厅处理答复。
终于，他等到了一纸政府令。
“听证会这事到现在还没完。”

7月 27日，韩志鹏对本报记者说。
他说，如果物价局最终回复

不同意二次听证，韩志鹏将找听
证方案的定价机关——— 市政府，
不排除找分管物价工作的副市
长申诉。

韩志鹏在与广州市物价局局长会谈时很激动。（资料片） 广州地铁站旁的“举牌哥”。（资料片）

“拇指妹”送给广州市建委鸭梨，希望他们帮其分担压力。（资料片）


